絕對的分別

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四聖諦──導向苦滅之道聖諦（Dukkhanirodhagàminãpañipadà Ariyasacca§），即導向涅槃的八分聖道（Aññhaïgika Ariyamagga）的第一堂開示。今天我們要整體地討論八分聖道，以及簡要地討論個別的道分。

第一次說法時，佛陀便已解釋兩種毫無目標之道，以及一種有目標之道，即八分聖道：

「諸比丘，有兩種極端是出家人所不應當從事的。是那兩種呢？一種是沉迷於欲樂，這是低下的（hãno）、粗俗的（gammo）、凡夫的（puthujjaniko）、非聖的（anariya）、沒有利益的（anatthasa§hito）行為。」

這種極端之道是六根之道，或可說是六分愚蠢道：可喜之色、聲、香、味、觸及受、想等等之道。

「另一種是自我折磨的苦行，這是痛苦的（dukkho）、非聖的、沒有利益的行為。」

這種極端可說是六分超極愚蠢道：不可喜之色、聲、香、味、觸及受、想等等之道。這兩種愚蠢之道導向盲目、無明、煩惱、痛苦與繼續生死輪迴（甚至投生到地獄）。

「如來發現的中道（majjhimà pañipadà）避免這兩種極端。此中道引生徹見（cakkhukaraõã）、引生智（¤àõakaraõã），導向寂靜（upasamàya）、親證智（abhi¤¤àya）、正覺（sambodhàya）、涅槃（Nibbànàya）。此中道是什麼？那就是八分聖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八分聖道組成三蘊（三組）。法施比丘尼（bhikkhuni Dhammadinnà：佛陀稱讚她為解釋佛法第一的比丘尼）曾經向她的前夫毘舍佉（Visàkha）解釋每一蘊：

1. 正語、正業及正命這三項組成戒蘊（sãlakkhandha）。

2. 正精進、正念及正定這三項組成定蘊（samàdhikkhandha）。

3. 正見及正思惟這兩項組成慧蘊（pa¤¤àkkhandha）。

修行八分聖道時，便是在修行戒、定與慧，但卻不能說修行戒、定與慧便是修行八分聖道。法施比丘尼解釋：

「賢友毘舍佉，這三蘊曾不包括在八分聖道之內，但八分聖道則包括在這三蘊之內。」

這是什麼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布施、持守五戒、很罕有地花了二十分鐘馬馬虎虎地專注於呼吸、偶而在駕車去工作及去店或回來時聽錄音帶的佛法開示，雖然這些作為在很小的程度上也算是修行戒、定、慧，但它們並不算是修行八分聖道。即使我們去禪修三個月、持守八戒、培育禪那，這也不算是修行八分聖道。八分聖道最低的程次是須陀洹道（Sotàpatti Magga：入流道）：它把我們帶到涅槃，便像河流之水會把我們帶到大海裡。佛陀解釋：

「諸比丘，正如恆河斜向大海、倒向大海及傾向大海，同樣地，培育與修習八分聖道的比丘也斜向涅槃（Nibbàna-ninno）、倒向涅槃（Nibbàna-poõà）及傾向涅槃（Nibbàna-pabbhàrà）。」

唯有當我們進入了朝向涅槃之流，八分的每一分才成為道分（maggaïga）。唯有聖者（Ariya）已經進入了聖道（Ariya Magga）：這是用不著說的。佛陀解釋：

「此八分聖道是流（soto），擁有此八分聖道者是入流者（sotapanno須陀洹）。」
因此，雖然八分聖道最低的層次是須陀洹道，但卻可以更高，因為它可以是更高層次的聖道：斯陀含道（Sakadàgàmi Magga）及阿那含道（Anàgàmi Magga）。然而，證悟阿羅漢道（Arahatta Magga）時，該道不再是八分聖道，而是十分聖道（Dasaïgika Ariyamagga）。
然而，只要我們還是無明凡夫，我們的道就不是八分聖道。但是我們可能有時候會修習這些分。在這種情況之下，每一分都是佛陀所說的世間分（lokiya）：

· 有漏（sàsavà）、

· 福分（pu¤¤a-bhàgiyà）、

· 帶來有執著的果報（upadhi-vepakkà）。
這並不是道分。修習這些世間分的果報只是投生到善趣：雖然它們是非聖的果報，但還是樂報。只要我們的正見是屬於世間的，它便是不肯定的：我們還可能執取邪見，實行非聖尋，甚至步入導向投生惡趣的八分邪道。這是為何佛陀不曾說「八分世間聖道」：這一詞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一旦成了聖者（一旦證悟了涅槃），這八分便會一同生起，組成八分聖道。在這種情況之下，每一分都是佛陀所說的出世間分（lokuttarà）：

· 聖（Ariyà）、

· 無漏（anàsavà）、

· 出世間（lokuttarà）、

· 道分（maggaïga§）。

修習八分聖道的果報是肯定最遲再過七世便會達到阿羅漢果（生死輪迴與痛苦的盡頭）。成為聖者時，我們已經根除了身見（sakkàya diññhi），對業報法則擁有絕對的信心，已經破除了對佛陀的證悟及導向解脫的正道的懷疑。那時候我們的正見便會使得我們不能夠再執取邪見，不能夠再實行非聖尋，不能夠再步入導向投生惡趣的八分邪道。正見分別：絕對的正見絕對地分別。

在實修上，入流的含義是什麼？入流便是很清晰地知見涅槃，就像清楚地看見山中清澈的湖裡的魚、貝殼、鵝卵石等等一樣。知見涅槃時，便會有佛陀所說的聖正定（Ariyo Sammàsamàdhi）：其目標是涅槃。

佛陀解釋，若要培育這種定，便需要培育五法：

「諸比丘，舉進入且安住於初禪的比丘來說。諸比丘，這是五支聖定的第一種修習。」

第二種修習是第二禪，第三種是第三禪，第四種則是第四禪：這四個是四支。佛陀也把它稱為正定。然而，若要使正定成為道支，禪那的目標就必須是涅槃。若要使得我們的正定成為具備五支的聖正定，我們必須修習回觀過去的能力，以便了知我們已經知見涅槃：這是第五支，佛陀稱之為省察相（paccavekkhaõa nimitta）
。唯有能夠省察涅槃之相時，我們才能夠知見我們是否已經證悟須陀洹道果、斯陀含道果等等，以及進一步培育聖道。

聖正定是以涅槃為目標的禪那定：每當我們知見涅槃時，我們便是在禪那之中。但是聖正定並不能夠獨自生起。它必須與八分聖道中的其餘七分同時生起，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與正念。佛陀解釋：

「具備這七分的心一境（cittassa ekaggatà）稱為有依止（saupaniso）、有資具（saparikkhàro）的聖正定。」

換句話說，這八分互相配合運作：它們的前導者是正見。且讓我們看一看它們怎樣互相配合運作。

見是前導者（pubbaïgamà）。我們的見是我們看事物的方式：如果我們的見是唯物論，我們見一切事物為色法；如果是唯心論，我們見一切事物為心；如果是民主論，我們見一切事物為平等；如果是相對論，我們主觀地看待一切事物；如果是務實論，我們見一切事物為不依任何見（神奇的字眼是「實際」
）；如果是斷見，我們見一切事物為無物。無論是什麼見，它為領導我們的身、語、意作為：它是我們的生命道路的前導者。舉例而言，以受到高度尊敬的務實論為前導者，在國會及家庭裡的現代政治是毫無原則且迷惑的。

然而，當我們的前導者是正見時，迷惑便不會產生。佛陀解釋：

「正見如何作為前導者？

他了知邪見為邪見、正見為正見：

這是他的正見。」

擁有正見時，我們對事實有足夠的了解，以便能夠絕對地分別正見與邪見。當然，如果沒有正見的話，這是不可能的。

佛陀解釋：

「諸比丘，什麼是邪見？

沒有所施之物、沒有所供養之物。（沒有布施的作為。）

沒有善業或惡業的果報。（不需要分別善惡，因為無業無果報。）

沒有這世界，也沒有其他世界。（沒有輪迴到其他世界。）

無父無母。（父母並不特別：他們不值得獲得特別的待遇。）

沒有化生的有情。（沒有天神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有情。）

在這世間沒有已經親自透過勝智了知且宣佈此世與他世的善德沙門與婆羅門。（諸阿羅漢與諸佛並不特別，只是想像出來的人物。）」

這些古代邪見對我們來說是很熟悉的，因為它們構成了正統的現代見解。例如其教條是：

· 「基本上一切見解都是好的。」

· 「造惡是絕對自然的，你做什麼都沒有關係。」

· 「怎麼說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表達。」

· 「男女是絕對平等的。」

· 「絕大多數人是永遠絕對正確的。」

· 「一切的涅槃都是同樣的。」

· 「一切道路都能夠導向涅槃。」

· 「僧團（第三寶
）其實便是走在任何一條導向任何一種涅槃的一切眾生。」

· 「法（第二寶）其實便是一切宗教的教法。」

· 「基本上，我們全部都是佛陀（第一寶）。」

這樣的見解絕對地分別了分別。由於受到貪欲、我慢及絕對的無明束縛，它們是絕對的邪見。

佛陀解釋正見：
「諸比丘，什麼是正見？

有所施之物、有所供養之物。（有布施的作為。）

有善業及惡業的果報。（需要分別善惡，因為有業及果報。）

有這世界，也有其他世界。（有輪迴到其他世界。）

有父有母。（父母是特別的：他們值得獲得特別的待遇。）

有化生的有情。（有天神及其他諸如此類的有情。）

在這世間有已經親自透過勝智了知且宣佈此世與他世的善德沙門與婆羅門。（諸阿羅漢與諸佛絕對特別地睿智。）」

由於見是我們的價值觀的前導者，它也是我們的思惟的前導者。擁有正見時，我們作出絕對的分別。佛陀解釋：

「正見如何作為前導者？

他了知邪思惟為邪思惟、正思惟為正思惟：

這是他的正見。」
邪思惟有三種：

「諸比丘，什麼是邪思惟？

1. 欲貪思惟（kàma-saïkappo）（貪欲、想要擁有、想要獲得、想要繼續。）

2. 瞋恨思惟（byàpàda-saïkappo）（瞋恨與不喜。）

3. 傷害思惟（vihi§sà-saïkappo）（想要傷害別人。）」

「諸比丘，什麼是正思惟？

1. 出離思惟（nekkhamma-saïkappo）（布施、想要施與、想要捨棄、知足、想要停止、穩固的梵行：最高的這種出離思惟是捨離俗家而成為比丘或比丘尼。然而，比這更高的是捨離色、聲、香、味等、以便成就禪修業處的思惟。以此思惟，禪修者可以證悟禪那，甚至修習屬於更高層次的出離的觀禪。以此思惟，他可以證悟至上的出離，即涅槃與阿羅漢道果：捨離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也就是捨離五取蘊、捨離諸行。）

2. 無瞋思惟（abyàpàda-saïkappo）（對一切眾生，包括人與非人，都心懷善意、慈愛。）

3. 無害思惟（avihi§sà-saïkappo）（關懷、悲愍一切眾生，包括人與非人。）」
由於見是我們的思惟的前導者，它也是我們的語業的前導者。擁有正見時，我們作出絕對的分別。佛陀解釋：

「正見如何作為前導者？

他了知邪語為邪語、正語為正語：

這是他的正見。」
邪語有四種：

「諸比丘，什麼是邪語？

1. 妄語（musàvàdo）（說不真實的話。）、

2. 兩舌（pisuõa vàcà）（說別人的壞話，說離間的話。）、

3. 惡口（pharusa vàcà）（說粗野、無禮、傷人的話。）、

4. 綺語（samphappalàpo）（毫無分別地說無益的話：運動、轟動的新聞、家庭、無謂的統計等等。）。」

「諸比丘，什麼是正語？

1. 戒禁妄語（musàvàdà veramaõã）（只說真實的話，即使遭遇損失也在所不惜。）、

2. 戒禁兩舌（pisuõàya vàcàya veramaõã）（避免說別人的壞話，但若在有需要時，則不心想離間地說。）、

3. 戒禁惡口（pharusàya vàcàya veramaõã）（說有禮、適當且善意的話。）、

4. 戒禁綺語（samphappalàpà veramaõã）（有分別地說有益的話。我們可以和陌生人或很久沒見的親友互相問候，但不接下去閒談。我們可以說故事，但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說明一個有益的課題。如果沒有有益的話可說，我們願意保持沉默。）。」

由於見是我們的思惟的前導者，它也是我們的身業的前導者。擁有正見時，我們作出絕對的分別。佛陀解釋：

「正見如何作為前導者？

他了知邪業為邪業、正業為正業：

這是他的正見。」
邪業有三種：

「諸比丘，什麼是邪業？

1. 殺生（pàõàtipàta）（殘暴地剝奪了其他眾生的生命：蚊子、蟑螂、螞蟻、老鼠、魚、牛、豬、胎兒、戰場上的男人、女人及小孩等等。）、

2. 偷盜（adinnàdàna）（盜取別人的財物、逃稅、用盜版電腦軟件等等。）、

3. 邪淫（kàmesumicchàcàrà）（與別人的伴侶、未婚夫妻等有染、強姦等等。）。」

「諸比丘，什麼是正業？

1. 戒禁殺生（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心懷善意地與其他眾生和平過活。如果在我們的家裡或花園裡有害蟲，我們與牠們和平地過活，或者採用不會殺死牠們的方法來解決。）、

2. 戒禁偷盜（adinnàdànà veramaõã）（我們不拿取不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繳稅，只用合法的電腦軟件等等。）、

3. 戒禁邪淫（kàmesumicchàcàrà veramaõã）（我們滿足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我們必須獲取生活的四種必需品：衣、食、住、藥。這是我們的活命。由於見是我們的思惟、語業與身業的前導者，它也是我們的活命的前導者。擁有正見時，我們作出絕對的分別。佛陀解釋：

「正見如何作為前導者？

他了知邪命為邪命、正命為正命：

這是他的正見。」
邪命有許多種。一般上，邪命是透過邪語及邪業來活命。佛陀解釋，對於在家人來說，從事五種買賣也是邪命：

「諸比丘，在家信徒不應從事五種買賣。是哪五種？買賣武器、人、肉、酒與毒藥。」

這些買賣可以不透過邪語及邪業來進行，但其結果等同邪語與邪業。舉例而言，武器（例如飛彈、炸彈）與毒藥（例如殺蟲劑、殺草劑）的用途只有一個：傷害、殺害與毀滅。有了酒，也就有了邪語與邪業。

對於比丘，佛陀解釋：

「諸比丘，什麼是邪命？

· 詭計（為了獲得崇敬、喜愛而言行：提及自己〔殊勝〕的修行。）、

· 說話（為了討取在家人的歡心，他毫不分別地說、先說、談論自己、甚至說廢話、愛撫小孩等等。）、

· 暗示（暗示以獲得供養。）、

· 貶抑（他呵責在家人、批評他們、諷刺他們、說他們的閒話等等。）、

· 以利套利（他給在家人食物、花等，以便受到喜愛。）。」

佛陀還解釋了比丘不應該做的許多其他事情
，例如比丘不可以算命、唸咒、灑聖水及行醫：這些是佛陀絕對禁止的。

「諸比丘，什麼是正命？在此，聖弟子捨棄邪命，以正命過活。」

一般上，正命是透過正語及正業來活命。對於在家人來說，那便是好又真誠的工作，不需要傷害任何眾生；對於比丘來說，它便是依戒律過活。

思惟是意業，語是語業，業是身業，命則是身業及語業。若要造作這些業，我們必須付出精進。如果邪見是精進的前導者，它便是邪精進；如果正見是精進的前導者，它便是正精進，因為它的目標是正確的，最終其目標是涅槃。佛陀解釋：

「他致力於捨棄邪見而進入正見，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致力於捨棄邪思惟而進入正思惟，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致力於捨棄邪語而進入正語，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致力於捨棄邪業而進入正業，這是他的正精進。

他致力於捨棄邪命而進入正命，這是他的正精進。」
正精進有四種：

「諸比丘，有這四勤（padhàna）。是哪四種？

1. 防護勤（sa§vara-padhàna）（我們透過持戒而不造邪語、邪業及邪命。舉例而言，農夫原本想要用毒藥來保護其農作物，但卻由於持戒而不實行。）、

2. 捨斷勤（pahàna-padhàna）（我們停止所造的惡。舉例而言，用毒藥的農夫停止再用毒藥。）、

3. 修習勤（bhàvanà-padhàna）（我們實行新的修行。舉例而言，我們修習三種「福作事（pu¤¤akiriyavatthu）」：我們布施、持五戒乃至八戒、修習止禪與觀禪，以及修學佛法。我們甚至可能出家。我們的農夫也可能研究出新的耕種方法，而不需要用毒藥。

4. 隨護勤（anurakkhaõa-padhàna）（我們繼續實行所做的善身語意業。舉例而言，別的農夫可能會批評我們的農夫不用毒藥，但我們的農夫並不因此而再次採用毒藥：他只是以微笑來回應另一位農夫的愚蠢。）

正如每一種業都需要精進，它也需要對所做的事有警覺心，記得怎麼做：念。如果邪見是念的前導者，該念便是邪念，因為其目標是錯的；如果正見是念的前導者，該念便是正念，因為其目標是對的：佛法，最終則是涅槃。佛陀解釋：

「他正念地捨棄邪見而進入正見，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捨棄邪思惟而進入正思惟，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捨棄邪語而進入正語，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捨棄邪業而進入正業，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捨棄邪命而進入正命，這是他的正念。」

佛陀解釋，正念有四種：

「諸比丘，什麼是正念？在此，諸比丘，比丘以熱誠、正知、正念安住於觀身為身（kàye kàyànupassã）、觀受為受（vedanàsu vedanànupassã）、觀心為心（citte cittànupassã）、觀法為法（dhammesu dhammànupassã），去除對世間的貪欲及憂惱。」

佛陀也稱這為四念處。建立了四念處（cattàro satipañ​ñhànà），我們便能夠依法對自己的身、語、意保持警覺：我們對身心本質警覺，也警覺對它們做了什麼。佛陀也把這解釋為念根（satindriya§），念根顯現為記憶良好：

「諸比丘，何謂念根？在此，諸比丘，聖弟子有念（satimà）、擁有至上念與分別（paramena sati-nepakkena），能夠憶起及隨念很久以前所做及所說之事。」

正念肯定會帶來的成果是人們能夠憶起很久以前所想、所說及所做的事：即使老了，記憶也不會衰退。一般上，如果人們善於分別地、良好地、睿智地運用自己的心，他們便不會痴呆：會痴呆的人通常是那些無戒無慧地過活的人。當然，基於唯物論，現代醫學認為病因純粹是物質。

明顯地，依法地對身、語、意保持的念不可能是邪念，因為法是真實法。無論如何，佛陀也提到邪念，但在此他是說記憶的能力。舉例而言，邪念發生在足球員勤練踢球、搶球、騙對手等等：他的確對自己的身體有警覺。其訓練的一部分是對自己的心警覺。舉例而言，他的教練與隊長將會在開賽前給他的球隊說些激勵的話，灌輸他們自己多麼的優越，以及該場比賽是多麼的重要。接著，在足球場上，每當衝勁退減時，他認為那是他對球隊的優越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回憶教練所說的話，然後繼續衝刺：但是他的球隊並不優越，該場比賽並不重要，因為整件事都是為了瘋狂賺錢而組織的。因此，球員的念處是不能反映真實的憶測及觀念。無論如何，足球員在踢球時，他記得怎麼踢球，而且依照方法踢球，也能因此而成功，變得富有且出名，受到全世界千千萬萬人崇拜為偶像，受到媒體採訪，受邀到總統府受用晚餐。然而，該足球偶像的念的前導者是絕對瘋狂的邪見，致使其念變成邪念。對於歌星、明星、戰爭英雄、甚至熟練的屠夫、漁夫、奸商、假出家人等等，其情形也是如此。

現代心理學普遍化的其中一個最廣泛的影響是人們分析自己的心，特別是別人的心：甚至有人以此謀生。但這些分析只是以邪見為前導的憶測及觀念。因此，現代心理學給與世間最大的遺產是以深奧知識為名、越來越大的迷惑：這知識包括認為分別善惡是不好的。其結果當然是不能對佛、法、僧產生信心。反之，唯有在把佛、法、僧竄改成「我」之下，才能夠產生信心，而我們也就歸依自己這個三寶。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邪見？因為缺少智慧：不了知四聖諦。接著會發生什麼事？佛陀解釋：

「對於沉淪於無明中的愚人，邪見生起。

對於有邪見的人，邪思惟生起。

對於有邪思惟的人，邪語生起。

對於有邪語的人，邪業生起。

對於有邪業的人，邪命生起。

對於有邪命的人，邪精進生起。

對於有邪精進的人，邪念生起。

對於有邪念的人，邪定生起。」

這是緣起。緣於邪見，我們成為佛陀所說的「非善士」
。佛陀解釋，比該非善士更加非善士（asappurisena asappurisataro）的是認為自己是善士的非善士：其邪道有十分，因為他甚至擁有邪智（micchà ¤àõa）與邪解脫（micchà vimutti）
。與其省察涅槃之相，他省察自己所造的惡業，卻認為那是善的。舉例而言，將軍檢查軍師的報告時、家庭主婦檢查死在廚房裡的螞蟻及蟑螂時、推銷員回憶騙老婦女用存款買她不需要的東西時、狗回憶自己剛才作出的兇惡吠聲時。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擁有佛法的智慧是很重要的。舉例而言，如果我們我行我素，心想：「菩薩沒有導師，為什麼我需要導師？我是自己的導師！」或者我們有導師，但卻是對正法無明的導師。緣於無明，我們可能相信涅槃是回到我們所說的原來本質、原本的心等等。我們可能會修禪，甚至勤奮地修禪，以便證得我們認為很深乃至禪那的定力。我們可能沉入深睡，卻誤以為已經證悟涅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認為涅槃只是一種心的境界（名法）。這麼想時，我們甚至會認為必須透過六種感官非常細膩、所謂不執著的耽樂來證悟涅槃：在大自然中散步、可愛的小孩、美麗的佛像等等，我們不明白耽樂便是執著與貪欲。我們也可能認為必須透過所謂不執著的社工來證悟涅槃：探訪病人、安慰死人的家屬、資助窮人等等，我們不明白社工便是對世間的貪欲及憂惱。由於對涅槃秉持邪見，我們的整條道路是錯的。我們甚至會相信佛陀指示要我們持戒與住在寂靜處只是古印度的文化遺產：我們可能認為可以竄改屬於戒、定、慧的諸分，甚至認為它們便是八分聖道。緣於這些見，第一及第二聖諦被人改成只是理論與觀念；我們的無明已經被強化，變得不可滲透；我們離開涅槃甚遠，一直越離越遠。

正見則不是如此。正見是因為「明」（vijjà）而生起：對於涅槃的明。佛陀解釋：
「對於已達到明的智者，正見生起。

對於有正見的人，正思惟生起。

對於有正思惟的人，正語生起。

對於有正語的人，正業生起。

對於有正業的人，正命生起。

對於有正命的人，正精進生起。

對於有正精進的人，正念生起。

對於有正念的人，正定生起。」
生起的正定是聖正定，有學聖弟子便是透過它知見涅槃。但他還沒有修習八分聖道到最高境界。

佛陀也解釋阿羅漢：

「對於有正定的人，正智生起。

對於有正智的人，正解脫生起。

如是，諸比丘，有學者（sekha）擁有八分，阿羅漢擁有十分。」

緣於八分聖道，我們成為聖者，是佛陀所說的善士。當然，比善士更加善士的是阿羅漢：他已做了應做的，已成為無學者（asekha），已圓滿地修習八分聖道，已以最好的方式效法其導師佛陀：他擁有絕對的智慧、絕對的分別，已達到絕對至高的境界。

對於阿羅漢，佛陀說：

他智慧甚深、睿智、
善分辨道與非道、
已達到最高目標，
我稱他為婆羅門。
謝謝。







� 《相應部．轉法輪經》（S.V.XII.ii.1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 法施尊者的解釋後來獲得佛陀的認同：「如果你來問這個的含義，我都會以和法施比丘尼解釋的一樣地來解釋。其含義便是如此，你應當謹記它。」──《中部．小問答經》（M.I.v.4 Cåëa Vedalla Sutta）


� 《相應部．恆法系列品．第一斜向海經》（S.V.I Gaïgà Peyyàla Vaggo, Pañhama Samuddaninna Sutta）


� 《相應部．第二舍利弗經》（S.V.i.5 Dutiya Sàriputta Sutta）


� 《中部．大四十經》（M.III.ii.7 Mahàcattàrãsaka Sutta）


� 《中部．大四十經》（M.III.ii.7 Mahàcattàrãsaka Sutta）


� 《增支部．五支經》（A.V.iii.8 Pa¤caïgika Sutta）


� 這部經的註釋解釋這為省察智（paccavekkhaõa¤àõa）。此省察又分為五種，即省察涅槃、道、果、已滅除的煩惱、還未滅除的煩惱。阿羅漢則省察已經滅除了一切煩惱。


� 《中部．大四十經》（M.III.ii.7 Mahàcattàrãsaka Sutta）


� 在此，作者解釋，正如「中立的觀察者」這項謬誤是現代科學的孩子，同樣地，務實論也是如此。這兩者都否認身、語、意的作為受到意志的左右、意志則受到見左右。這是因為現代科學，甚至現代精神科學的原理是唯物論。 


� 三寶（tiratana）便是佛、法、僧。佛是佛陀；法是佛陀所教之法；僧是比丘、比丘尼僧團，在家人並不包括在僧團之內。


� 《增支部．商業經》（A.V.IV.iii.5 Vaõijjà Sutta）


� 例如《長部．沙門果經》（D.i.2 Sama¤¤aphala Sutta）


� 《中部．大四十經》（M.III.ii.7 Mahàcattàrãsaka Sutta）


� 《相應部．分別經》（S.V.I.i.8 Vibhaïga Sutta）


� 《相應部．無明經》（S.V.I.i.1 Avijjà Sutta）


� 《相應部．第一非善士經》（S.V.I.iii.5 Pañhama Asappurisa Sutta）


� 《相應部．第二非善士經》（S.V.I.iii.5 `Dutiya Asappurisa Sutta）


� 評語：在此，作者說這是為什麼他給與七堂有關涅槃的開示：對於涅槃的見解是我們對於導向涅槃之道的見解。


� 《中部．大四十經》（M.III.ii.7 Mahàcattàrãsaka Sutta）


� 《法句經》第403首偈





